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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

傍晚,当暮色渐渐笼罩了北方连绵的群山和南方广阔的平原

之后,在群山和平原接壤地带的一条狭长的山沟里,陡然间亮起一

片繁星似的灯火。
这便是铜城。
铜城无铜,出产的却是煤。
这城市没有白天和夜晚之分,它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激动不

安地喧腾着,像一锅沸水。
此地煤闻名四方。这铜城正是因煤应运而生。这里有大西北

首屈一指的煤炭企业———所产煤炭不仅满足了本省工业的需要,
而且还远销全国十七个省市。

正因为这里有煤,气贯长虹的大动脉陇海铁路才不得不岔出

一条支脉拐过本省的中部平原,把它那钢铁触角延伸到这黑色而

火热的心脏来。
无疑,铁路给鄂尔多斯地台南缘这片荒僻的土地带来了无限

生机。同时,也带来了成千上万操各种口音的外地公民。如今,杂
居在这座煤城的就有全国二十四个省市籍贯的人———其中以河南

人为最多,几乎占了三分之一。
河南人迁徙大西北的历史大都开始于一九三八年那次有名的

水灾之后。当时他们携儿带女,背筐挑担,纷纷从黄泛区逃出来,
沿着陇海铁路一路西行,踪迹直至新疆的中苏边界———如果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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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界的拦挡,河南人还可以走得更远。不过,当时这些灾民大部分

都在沿途落了户,至今都已繁衍了两代人了,成了当地的“老户”。
河南人豁达豪爽,大都直肠热肚,常用震天价的吼声表达自己的情

绪。好斗性,但拳脚之争常常不诉诸国家法律仲裁,多由斗殴双方

自己私了。由于他们有着艰难的生存历程,加之大都在铁路和煤

矿干粗活,因而形成了既敢山吃海喝,又能勤俭节约的双重生活方

式。
铜城除过河南人之外,从北方黄土高原和南方平原地区贫困

县漫流来的乡民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自从有了煤炭业,这里

就成了中国西部的阿拉斯加,吸引来无数寻找生活出路的人。
在这个口音五花八门的“联合国”里,由于河南人最多,因此公

众交际语言一般都用河南话。在铜城生活的各地人,都能操几句

河南腔,哼几句嗯嗯啊啊的豫剧。
这城市四周全是山梁土峁。山上石多土薄,不宜耕作,农业人

口远比不上黄土高原腹地稠密,更不要说和拥挤不堪的中部平原

相比了。因为事农者甚少,加之此地又不缺乏燃料,这些山山峁峁

竟然长起了茂密的柴草,甚至还有一些树木梢林,显得比黄土高原

其他地方更有风光。每当入秋之时,有些山上红叶如火,花团锦簇

似的夺人眼目……
山梁土峁间,由于地层深处挖掘过甚而形成空洞,地表时有下

陷,令人触目惊心的大裂缝往往撕破了几架山梁,甚至大冒顶造成

整座大山崩塌陷落,引起周围里氏三级左右的地震。大山以北一

二百华里处就是黄河,它带着成千上万吨泥沙沉重地喘息着淌向

东方……
城市在这条狭长的山沟里只能摆下一条主街。那商店铺面,

楼房街舍,就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街道,沿着铁路两侧,沿着那条

平时流量不大的七水河,鳞次栉比,层层叠叠,密集如蜂房蚁巢,由
南到北铺排了足有十华里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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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站位于城市中心。一幢长方形的候车室涂成黄色,在这

座沾灰染黑的城市里显得富丽堂皇。除过南郊军民两用的飞机

场,火车站不大的广场也许是市内最为开阔的地方了。
火车从这里向南,穿越绿色的中部平原,五六个小时就可以抵

达省城。而向西,向东,向北,都有公路伸出,一直可以通往邻近几

个省份。这个火车站每天上下午分别和省城对开两趟快慢客车,
其余就全都是运煤车了。

从陇海铁路岔出来的这条支线,它的最后一节铁轨并没有在

这个车站终止。这钢铁阶梯又在这里岔出两股,一路爬坡穿洞,沿
途串起了东西两面二十多个矿区。

外地人提起铜城,都知道这是个出煤的地方,因此想象这城市

大概到处都堆满了煤。其实,铜城边上只有一两个产量很小的煤

矿,其余的大矿都在东西两面那些山沟里。
当你沿着铁路支线拐进这些山沟,便会知道那里有着多么庞

大的世界。这些相距只有十来里路的煤矿,每个矿区都有上万名

工人,连同他们的家属,几乎都超过了一个山区县城的规模。密

集的人口,密集的房屋,高耸的井架,隆隆的机声,喧嚣的声浪,
简直使人难以相信这些小小的山沟山湾,怎么能承载如此大的负

荷?    
可是,你看到的还仅仅是这世界的一半。它的另一半在大地

几百米深处。在那里,四通八达的巷道密如蛛网,连接成了别一个

世界。大巷里矿车飞奔,灯火通明;掌子面炮声轰响,硝烟弥漫;成
千上万的人二十四小时三班倒,轮番在地下作业。他们在极端艰

难的条件下,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,把诗人们称之谓“黑金”的东西

从岩石中挖掘出来,倒腾在飞速转动的煤溜子上。于是,这黑色的

河流就源源不断从井下流到井上,从地面流进车厢,流向远方,然
后在某个地方精灵般地变为看不见的电流,使得机器转动起来,使
得我们的生活和整个世界都转动起来……当我们在辉煌的灯火下

·5·



舒适地工作和学习,或搂着女伴翩翩起舞,尽情享受生活的时候,
的确,我们也许根本不会想到在这样一些荒凉的山沟里,在几百米

深处的地下,这些流血流汗、黑得只露两排白牙齿的黑人为我们做

了些什么。他们的创造是多么惊人! 远的不说,仅铜城矿务局三

十年间掘进的巷道,就相当于三条从铜城到北京的地下隧道;所开

采的煤炭装上三十吨位的火车皮,可以绕地球赤道两圈还多———
而每百万吨煤同时要献出两三条人命啊!

是的,煤矿无异于战场,不伤亡人是不可能的。他们对这一切

都视为平常,不会组织个什么报告团,在鲜花和锣鼓声中给世人夸

耀他们的功绩。更不会幸运地收到爱慕英雄的少女们写来的求爱

信———恰恰相反,再没有比煤矿工人找对象更难的了!
但是,没有煤,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半瘫而跛行。因此,无数的

人一代又一代献身于这个事业。眼下,仅我国国营煤矿就有四百

六十多万职工,加上他们的家属已达一千万,相当于保加利亚的全

国人口。
铜城有煤之说,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《山海经》中就有记载。

据考古发掘证明,早在新石器时期,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就已利用

精煤制作煤玉环等装饰品。到了西汉,这里竟然用煤冶铁了。造

物主看来偏爱铜城。这里不仅有煤,还有石灰石、陶瓷黏土、水泥

配料黄土、耐火黏土、铝矾土等。因为用煤近在咫尺,这个城市的

陶瓷、水泥和耐火材料的生产业都颇具规模。其中水泥制品在五

六十年代不仅为我国之最,而且雄踞亚洲之首。至于陶瓷业,早在

唐、宋、金、元各个时期都已建有名扬天下的十里窑场。铜城周围

甚至还有仰韶、龙山、商周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。在商代遗址中发

掘出土的就有鬲、盆、豆、罐、尊、 等陶器,这对研究中部平原的商

代文化,直至追溯先周文化的渊源,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铜城历史的兴衰变迁,都和煤分不开。
此地最早设县制在北魏年间。但这个城市真正的兴起和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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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建国不久的五十年代初。那时,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,有许

多苏联煤炭专家来这里帮助建矿。以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,这
些蓝眼睛的“老大哥”便在中途撤走了。至今,在某些矿井的岩壁

上,还留存着几个勾起人复杂情绪的俄文字母 ДОМБАС(顿巴

斯)。
现在的铜城行政建制为市,级别相当于一个地区。除过市区

本身,另外还管辖着周围两三个县份。铜城矿务局是“国中之国”,
和市政当局没有隶属关系,级别也与其相等。这两家机关互有所

需,也互有所嫌,因此关系有和有争,时好时坏;要是打起官司,往
往得各自的上级机关省政府和煤炭部来出面调解……

铜城及其周围的矿区,就是这样一片喧腾不安、充满无限活力

的土地。它的街道、房屋、树木,甚至一棵小草,都无不打上煤的印

记;就连那些小鸟,也被无处不有的煤熏染成了烟灰色……
这就是孙少平要来的地方。

第 二 章

从黄原起程的时候,孙少平和他的同伴就知道,他们是属于铜

城矿务局大牙湾煤矿的工人。
至于大牙湾是个什么样的地方,他们一无所知。有一点他们

深信不疑:那一定是个好地方。
和他一块出发的这四十来个人,全部是从农村招来的。由农

民成份变为工人成份,对这些人来说,可是自己人生历史的大转

折。毫无疑问,未来的一切在他们的想象中都是光辉灿烂的。
但是,虽然同为农村出身,别人和孙少平的情况却大为不同。

在这些人中,只有孙少平一个人是纯粹的农民子弟。其他人的父

亲不是公社领导,就是县市的部长局长。在黄原各地,男人在门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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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而女人在农村劳动的现象比比皆是。中国的政策是子女户籍

跟随母亲。因此,有些干部虽然当了县社领导,他们的子女依然是

农民成份。即使他们大权在握,但国家有政策法规卡着:如今不准

在农村招工招干。这些人只能干着急而没办法。现在好不容易煤

矿破例在农村招工,当然就非他们的子弟莫属了。吃煤矿这碗饭

并不理想,但好歹是一碗公家饭。而大家都知道,公家的饭碗是铁

的。再说,只要端上这饭碗,就非得在煤矿吃一辈子不行? 先混几

天,罢了调回来另寻出路! 有的人自己的子弟刚招工还没有到矿,
就开始四处活动着打探关系了———对他们来说,孩子到煤矿那仅

仅是去转一圈而已。
孙少平就是和这样一群人一同从黄原起身的。
这是九月里的一个早晨,天气已经有了一丝凉意。在黄原城

还没有睡醒之前,东关这个旅社的院子里就一片熙熙攘攘了。两

辆大卡车已经发动起来,这些即将远行的青年,纷纷和前来送行的

家人告别,然后兴奋地爬上了前面的空车。另外一辆卡车装载着

这些人的被褥箱子,垒得像小山一般高。
没有人给少平送行。哥哥把妹妹送到这里后,已经返回了双

水村。晓霞和兰香、金秀,都先后走了省城,去投奔新的生活。本

来朋友金波说好送他,但昨天单位让他去包头出公差———他刚正

式上车,不敢耽误工作。
这没有什么。对于一个已经闯荡过世界的人来说,他并不因

此而感到孤单和难受。不,他不是刚离巢的小鸟作第一次飞翔;他
已经在风雨中有过艰难的行程。此刻,他的确没有因为无人送行

而怅然若失,内心反而弥散着欢欣而温馨的情绪。是的,无论前面

等待他的是什么,他总归又踏上了人生新的历程。
他也没什么行李。原来的旧被褥在他一时兴奋之中,索性慷

慨地送给了可怜的揽工伙伴“萝卜花”。晓霞送他的那床新被褥,
他也给了上大学的妹妹,而只留下一条床单以作青春的纪念。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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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揽工时买的那只大提包,他也让哥哥带回家里了。
现在,他仍然提着初走黄原时从老家带出来的那只破提包。

这提包比原来更加破烂了,断系带上挽结着几颗疙瘩,提包上面的

几块补钉还是阳沟曹书记的老婆(险些成为他的丈母娘)给他缝缀

的。
他的全部家当都在这只烂黄提包里装着———几件旧衣服,几

双破鞋烂袜。当然,晓霞送他的床单也在其中,叠得整整齐齐,用
塑料纸裹着;这显然已经不是用品,而是一件纪念品。

他就提着这破包,激动而悄无声息地从喧哗的人堆里爬上了

卡车。
汽车在一片话别声中开出了东关旅社。
当汽车穿城而过的时候,夜色还没有褪尽。黄原街上一片寂

静,只有几个慢跑的老人沿着人行道踽踽而行,连他们的咳嗽声听

起来都是响亮的。小南河对面,九级古塔的雄姿在朦胧中影影绰

绰;地平线那边,已有白光微微泛起。
少平两只手扒着车帮,环视着这个熟悉而亲切的城市,眼里再

一次含满了泪水。别了,黄原! 我将永远记着这里的一切;你留在

我心间的无论是忧伤还是欢乐,现在或将来对我来说都已是甜蜜;
为此,我要永远地怀恋你,感谢你……

南行的汽车在黄土高原蜿蜒的山路上爬梁跨沟,然后顺着涓

涓的溪流,沿着滔滔的大河,经过一整天的颠簸,突然降落似的跃

下了高原之脊。绿色越走越深……
暮黑时分,汽车终于进入了向往已久的铜城市区。
展现在这些人面前的是一片灿烂的灯火和大城市那种特有的

喧嚣。被一整天颠簸弄得东倒西歪躺卧在车厢中的青年,都纷纷

站立起来,眼睛里放射着惊喜的光芒,欢呼他们壮丽的生活目的

地。
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。他们真正落脚的地方不是在这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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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汽车在火车站广场停下后,许多人立刻收拾起了车厢里的

东西。但招工的人从驾驶楼里跳出来,对这些兴高采烈的人喊叫

说:“下来撒泡尿,马上就开车!”
那么,他们要去的地方难道不是这里?
不是。大牙湾煤矿在东面的山沟里,离铜城还有四十华里的

路程。
这些兴高采烈的人听说还要坐车走,高涨的情绪便跌落了一

些。本来,在他们的想象中,他们要去的正是这样一个灯火辉煌的

地方。
铜城气势非凡的夜景只给他们留下一闪而过的印象。汽车很

快拐进了东面一条幽黑深邃的山沟里。他们甚至连梦寐以求的火

车都没来得及看见,只听见它的一声惊人的长嚎和车轮在铁轨上

铿锵的撞击声,接着就被拉进了这条与他们家乡别无二致的土山

沟……
一种不安和惊恐的情绪霎时使这个刚才还欢呼雀跃的车厢,

陷入了一片沉寂。黑暗中,前面坐着的人堆中传来几声唏嘘叹息。
当又一片灯火出现的时候,这些人再一次从车厢里站起来。

这片灯火看起来也很壮观。于是大家的情绪又不由得热烈起来。
这的确是一个煤矿———但还不是大牙湾!
汽车再一次驶入黑暗中。
人们的情绪再一次跌落下来。
接着,汽车又穿过两个矿区,在夜间十点钟左右才驶进了大牙

湾煤矿。
从灯火的规模看,大牙湾显然也是个大地方。
车厢里顿时活跃起来。黑暗中有人用很有派势的口气说:

“哼! 看我们是些什么人! 他们敢把我们塞在一个不像样的地

方!”这些没见过大世面的地方官员的子弟,脑子里只保留着自己

父辈在乡县的权威印象,似乎那权威一直延伸到这里甚至更遥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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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地方。
汽车拉着黄土高原这些自命不凡的子弟,在矿部前的一个小

土坪上停下来。他们不知道,这就是大牙湾的“天安门广场”。旁

边矿部三层楼的楼壁上,挂着一条欢迎新工人到矿的红布标语。
同时,高音喇叭里一位女播音员用河南腔的普通话反复播送一篇

欢迎词。
辉煌的灯火加上热烈的气氛,显出一个迷人的世界。人们的

血液沸腾起来了。原来一直听说煤矿如何如何艰苦,看来并不像

传说中的那么差劲! 瞧,这不像来到繁华的城市了吗?
好地方哪!
可是,当招工的人把他们领到住宿的地方时,他们热烘烘的头

脑才冷了下来。他们寒心地看见,几孔砖砌的破旧的大窑洞,里面

一无所有。地上铺着常年积下的尘土;墙壁被烟熏成了黑色,上面

还糊着鼻涕之类不堪入目的脏物。
这就是他们住宿的地方?
煤矿生活的严峻性初次展现在了他们的眼前。
在他们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,矿上的劳资调配员便像严厉的

军事教官一般,吼叫着让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背床板,扛凳子。
是的,既然到了煤矿,就别打算让人伺候,一切要自己动手。背床

板扛凳子算个屁! 更严厉的生活还在后边哩!
一孔窑洞住十个人。大家刚支好床板,劳资调配员便喊叫去

吃饭。
他们默默无语地相跟成一串来到食堂。一人发一只大老碗。

一碗烩菜,三个馒头。
“有没有汤?”有人问。
劳资调配员嘴一撇,算是回答:得了吧,到这里还讲究什么汤

汤水水!
吃完饭以后,这些情绪复杂的人重新返回宿舍,开始铺床,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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架箱子。
现在,气氛有所缓和。大家一边拉话,一边争着抢占较好的床

位;整理安放各自的东西。不管条件怎样,总算有了工作嘛!
现在,这些县社领导的子弟们纷纷把包裹铺盖的彩色塑料布

打开。每人一大包,被褥都在两套以上。整洁簇新的被褥一一铺

好后,这孔黑糊糊的大窑洞五颜六色,倒有点满室生辉的样子。众

人的情绪又随之高涨起来。他们分别打开自己的皮箱或包铜角的

大木箱,一次次夸耀似的把里面的东西取出又放回……
只有孙少平一个人沉默不语。他把自己惟一的家当———那只

破黄提包放在屋后墙角那张没人住的光床板上。直至现在,这伙

人谁也没有理睬他。是的,他太寒酸了,一身旧衣服,一只破提包,
竟连一床起码的铺盖也没有。在众人鄙视的目光里甚至含着不解

的疑问:你这副样子,是凭什么被招工的?
到现在,少平也有点后悔起来:他不该把那床破被褥送了别

人。他当时只是想,既然有了工作,一切都会有办法的。没想到他

当下就陷入了困境。是呀,天气渐渐冷了,没铺没盖怎行呢? 更主

要的是,他现在和这样一群人住在一起! 如果在黄原揽工,这也倒

没什么;大家一样 惶,他决不会遭受同伙们的讥笑。
眼下他只能如此了 ———他身上只剩了几块钱 。他想 ,好在有

一身绒衣,光床板上和衣凑合一个来月还是可以的。一月下来,只
要发了工资,他第一件事就是闹腾一床铺盖。

现在,同屋的其他人有的在洗脸刷牙;洗漱完毕的已经坐在床

边削苹果吃;或者互相递让带嘴纸烟和冒着泡沫的啤酒瓶子。
少平在自己的床边上木然地坐了片刻,便走出这间闹哄哄的

住所,一个人来到外边。
他立在院子残破的砖墙边,点燃了一支廉价的“飞鹤”牌纸烟,

一口接一口地吸着。此刻已经接近午夜,整个矿区仍然没有安静

下来。密集而璀璨的灯火撒满了这个山湾,从沟底一直漫上山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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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种陌生而杂乱的声响从四面八方传来。沟对面,是一列列黝黑

而模糊的山的剪影。
不知为什么,一种特别愉快的情绪油然漫上了他的心头。他

想,眼下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? 不久前,你还是一个流浪汉,像
无根的蓬草在人间漂泊。现在,你已经有了职业,有了住处,有了

床板……面包会有的,牛奶会有的,列宁说。嘿嘿,一切都会有

的……   
他立在院子砖墙边,自己给自己打了一会气,然后便转身回了

宿舍。
现在,所有的人都蒙头大睡了。
少平脱下自己的胶鞋,枕着那个破黄提包,在光床板上躺了下

来。
这一夜他睡得很不踏实。各种声响纷扰着他。尤其是深夜里

火车汽笛的鸣叫,使他感到新奇而激动。此刻,他想起故乡的村

庄,碧水涟涟的东拉河,悠悠飘浮的白云。庙坪那里的枣林兴许已

经半红,山上的糜谷也应该泛起了黄色,在秋风中飘溢出新鲜的香

气。还有万有大叔门前的老槐树,又不知新添了几只喜鹊窝……
接着,他的思绪又淌回了黄原:古塔山,东关大桥头,没有门窗

的窑洞,躺在麦草中裸体的揽工汉……
第二天早晨起床后,同屋的人顾不上其他,先纷纷跑出窑洞,

想看看大牙湾究竟是个什么模样。
夜晚灯火造成的辉煌景象消失了。太阳照出了一个令人失望

的大牙湾。人们脸上那点本来就不多的笑容顿时一扫而光。矿区

显出了它粗犷、杂乱和单调的面目。这里没有什么鲜花,没有什么

喷泉、林阴道,没有他们所幻想的一切美妙景象。有的只是黑色的

煤,灰色的建筑;听到的只是各种机械发出的粗野而嘶哑的声音。
房屋染着烟灰,树叶蒙着煤尘,连沟道里的小河水也是黑的……大

牙湾的白天和夜晚看起来完全是两回事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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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大部分人都有点灰心的时候,孙少平心里却高兴起来:好,
这地方正和我的情况统一着哩!

在孙少平看来,这里的状况比他原来想象得还要好。他没想

到矿区会这么庞大和有气势。瞧,建筑物密密麻麻挤满了偌大一

个山湾,街道、商店、机关、学校,应有尽有。雄伟的选煤楼,飞转的

天轮,山一样的煤堆,还有火车的喧吼。就连地上到处乱扔的废钢

烂铁,也是一种富有的表现啊! 是的,在娇生惯养的人看来,这里

又脏又黑,没有什么诗情画意。但在他看来,这却是一个能创造巨

大财富的地方,一个令人振奋的生活大舞台!
孙少平的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,因为与此相比较的,是他已经

经历过的那些无比艰难的生活场景。
第二天上午,根据煤矿的惯例,要进行身体复查。
十点钟左右,劳资调配员带着他们上了一道小坡,穿过铁道,

来到西面半山腰的矿医院。
复查完全按征兵规格进行。先目测,然后看骨缝、硬伤或是否

有皮肤病。有两个人立刻在骨科和皮肤科打下来了。皮肤病绝对

不行,因为每天大家要在水池里共浴。
少平顺利地通过一道道关口。
但是,不知为什么,他的心情渐渐紧张起来。他太珍视这次招

工了,这等于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。他生怕在这最后的关头出个

什么意外的事。
正如俗话所说:怕处有鬼。本来,他的身体棒极了,没一点毛

病,但这无谓的紧张情绪终于导致了可怕的灾难———他在血压上

被卡住了!
量血压时,随着女大夫捏皮气囊的响声,他的心脏像是要爆炸

一般狂跳不已,结果高压竟然上了一百六十五!
全部检查完毕后,劳资调配员在医院门诊部的楼道里宣布:身

体合格的下午自由安排,可以出去买东西,到矿区转一转;身体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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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不合格的准备回家;血压高的人明天上午再复查一次,如果还不

合格,也准备回家……
回家?
这两个字使少平的头“轰”地响了一声。此刻如果再量血压,

谁知道上升到了什么程度!
他两眼发黑,无数纷乱的人头连同这座楼房都一齐在他面前

旋转起来。
命运啊,多么会捉弄人! 他历尽磨难好不容易来到这里,怎能

再回去呢? 回到哪里? 双水村? 黄原? 再到东关那个大桥头的人

堆里忧愁地等待包工头来招他?
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宿舍的。
孙少平躺在光床板上,头枕着那个破提包,目光呆滞地望着黑

糊糊的窑顶。窑里空无一人,大家都出去转悠去了。此刻,他也再

听不见外面世界的各种嘈杂,只是无比伤心地躺在这里,眼中旋转

着两团泪水。他等待着明天———明天,将是决定他命运的最后一

次判决。如果血压降不下来,他就得提起这个破提包,离开大牙

湾……那么,他又将去哪里?
有一点是明确的:不能回家去———绝对不能。也不能回黄原

去! 既然他已经出来了,就不能再北返一步。好马不吃回头草!
如果他真的被煤矿辞退,他就去铜城谋生:揽工,掏粪,扫大街,都
可以……

他猛然想到,他实际上血压并不高,只是因为心情过于紧张才

造成了如此后果;他怎能甘心因这样一种偶然因素就被淘汰呢?
“不!”他喊叫说。
他从床上一跃而起。他想,他决不能这样被动地等待命运的

宰割。在这最危险的时刻,应该像伟大的贝多芬所说:我要扼住命

运的咽喉,它决不会使我完全屈服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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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章

万般焦灼的孙少平首先想到了那位量血压的女大夫。他想,
在明天上午复查之前,他一定要先找找这位决定他命运的女神。

打问好女大夫住宿的地方,时间已经到了下午。晚饭他只从

食堂里带回两个馒头,也无心下咽,便匆忙地从宿舍走出来,下了

护坡路那几十个台阶,来到矿区中间的马路上。
他先到东面矿部那里的小摊前,从身上仅有的七块钱中拿出

五块,买了一网兜苹果,然后才折转身向西面的干部家属楼走去。
直到现在,孙少平还没想好他找到女大夫该怎说。但买礼物

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想到了。这是中国人办事的首要条件。这几斤

苹果是太微不足道了———本来,从走后门的行情看,要办这么大的

事,送块手表或一辆自行车也算不了什么。只是他身上实在没钱

了。不论怎样,提几斤苹果总比赤手空拳强!
现在,又是夜晚了。矿区再一次亮起灿若星河的灯火。沟底

里传来一片模糊的人的嘈杂声———大概是晚场电影就要开映了。
女大夫会不会去看电影呢? 但愿她没去! 不过,即使去了,他

也要立在她家门口等她回来。要是今晚上找不到她,一切就为时

过晚了———明天早晨八点钟就要复查!
孙少平提着那几斤苹果,急行在夜晚凉飕飕的秋风中。额头

上冒着热汗,他不时撩起布衫襟子揩一把。快进家属区的路段两

旁,挤满了卖小吃的摊贩,油烟蒸气混合着飘满街头,吆喝声此起

彼伏。那些刚上井的单身矿工正围坐在脏兮兮的小桌旁,吃着喝

着,挥舞着胳膊在猜拳喝令。
家属区相对来说是宁静的。一幢幢四层楼房排列得错落有

致;从那些亮着灯火的窗口传出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赵忠祥浑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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